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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六
月
下
旬
，
參
加
了
一
個
﹁
香

港
高
校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學
者
山
西

訪
問
團
﹂。
在
此
之
前
，
從
沒
去

過
山
西
，
也
沒
想
過
去
山
西
；
反

而
一
直
想
去
陝
西
，
想
去
西
安
。
然
而

此
行
也
，
卻
被
我
發
現
了
山
西
。
原
來

山
西
的
歷
史
人
物
、
文
物
竟
那
麼
豐

富
。
五
千
年
歷
史
要
看
山
西
，
這
句
話

一
點
也
不
錯
。

這
次
雖
去
也
匆
匆
，
回
也
匆
匆
，
只

去
了
太
原
、
平
遙
、
臨
汾
、
吉
縣
壺
口

瀑
布
、
運
城
，
沒
有
去
大
同
，
但
收
穫

不
俗
；
尤
其
是
壺
口
瀑
布
，
看
那
萬
水

奔
騰
、
湧
向
一
﹁
壺
﹂
，
激
起
的
浪

濤
，
濺
起
的
水
霧
，
噴
向
河
床
，
蜿
蜒

東
流
，
堪
稱
壯
觀
。
最
感
失
望
的
，
反

而
是
平
遙
古
城
。

一
九
九
七
年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將
平
遙
古
城
列
入
︽
世
界
遺
產
名

錄
︾，
譽
為
﹁
中
國
漢
民
族
城
市
在
明

清
時
期
的
傑
出
範
例
﹂，
﹁
展
示
了
一

幅
非
同
尋
常
的
文
化
、
社
會
、
經
濟
及

宗
教
發
展
的
完
整
畫
卷
﹂，
但
當
登
上

城
牆
，
在
古
街
上
逡
巡
，
感
覺
毫
無
特

別
之
處
。
街
上
兩
旁
，
商
店
雖
然
林

立
，
除
旅
館
、
食
肆
外
，
那
些
古
玩

店
、
漆
器
店
、
布
鞋
店
，
殊
無
特
色
，

整
條
古
街
，
就
是
被
這
些
店
舖
﹁
霸

佔
﹂，
看
了
幾
間
，
毋
須
走
遍
全
街
，

就
知
道
是
什
麼
﹁
貨
色
﹂
了
。
不
過
據

說
，
古
城
的
四
大
街
七
十
二
條
蚰
蜒
巷

仍
然
保
持
了
明
清
時
期
的
風
貌
，
對
有

的
歷
史
研
究
者
來
說
，
確
可
發
抒
古
的

幽
情
。
其
中
，
還
有
一
些
豪
門
巨
賈
的

宅
院
、
票
號
、
鏢
局
，
盡
見
當
年
平
遙

晉
商
的
大
款
風
貌
。
我
們
參
觀
了
﹁
日

昇
昌
記
﹂，
這
家
票
號
被
譽
為
﹁
中
國

銀
行
業
的
﹃
鄉
下
祖
父
﹄﹂，
是
中
國
金

融
發
展
史
上
一
個
里
程
碑
所
在
。
店
內

西
側
櫃
房
內
塑
有
兩
尊
蠟
像
，
旁
設
秤

銀
㛷
的
天
平
，
栩
栩
如
生
，
可
見
當
年

營
業
場
景
。
牆
上
還
懸
有
詩
文
牌
匾
，

這
幾
行
詩
文
，
是
中
國
最
早
的
銀
行
密

押
制
度
，
即
是
用
漢
字
代
表
數
字
的
密

碼
法
，
全
年
十
二
個
月
，
每
月
三
十

天
，
多
少
銀
㛷
等
等
，
全
以
漢
字
代

表
，
並
時
時
更
換
，
非
局
中
人
當
完
全

看
不
明
白
，
摸
不
㠥
頭
腦
。
當
然
，
這

些
密
碼
式
金
融
制
度
，
對
一
些
遊
客
來

說
，
興
趣
自
然
不
大
。
旁
有
一
香
港

團
，
有
清
脆
的
廣
東
話
入
耳
：
﹁
冇
乜

好
看
，
怎
及
得
上
鳳
凰
古
城
！
﹂

雖
然
﹁
冇
乜
好
看
﹂，
我
們
卻
得
了

兩
個
﹁
額
外
節
目
﹂，
一
是
撞
正
衙
門

內
有
﹁
真
人
表
演
﹂，
重
現
了
古
時
縣

官
審
案
的
過
程
。
二
是
城
內
有
戶
人
家

正
舉
行
喪
禮
，
我
們
穿
越
一
條
小
巷

時
，
即
見
白
幡
白
紙
飄
飄
，
十
餘
藍
衣

仵
作
﹁
整
裝
待
發
﹂，
樂
隊
奏
出
陣
陣

哀
音
，
一
婦
大
展
悼
歌
之
喉
，
在
喪
家

門
外
﹁
擺
陣
﹂，
極
﹁
一
時
之
盛
﹂。

從
衙
門
看
完
表
演
出
來
，
即
見
長
長

的
出
殯
行
列
，
在
古
街
上
蜿
蜒
遊
行
，

引
得
圍
觀
如
堵
。
這
種
﹁
遊
街
壯

觀
﹂，
在
五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還
見
，
於

今
已
不
復
睹
了
，
想
不
到
在
平
遙
古
城

內
，
勾
起
我
孩
童
時
不
少
回
憶
。
有
平

遙
人
在
我
耳
旁
說
：
﹁
這
是
我
們
城
內

的
大
戶
，
也
只
有
大
戶
，
才
有
這
種
排

場
。
﹂

古
城
一
遊
，
這
﹁
餘
興
節
目
﹂
頗
堪

一
記
。
相
信
後
來
者
，
未
必
有
這
﹁
福

分
﹂。

飲
食
上
最
多
審
死
官
之
懸
案
，
繼
去
年

有
﹁
揚
州
炒
飯
﹂
和
﹁
麻
婆
豆
腐
﹂
要
爭

取
專
利
版
權
，
提
出
各
地
飲
食
每
銷
此
味

都
應
付
給
他
們
揚
州
和
成
都
老
店
一
定
數

額
之
專
利
版
權
費
，
引
起
了
中
外
哄
然
。
世
界

上
有
中
華
料
理
烹
飪
之
地
方
都
罵
聲
四
起
，
結

果
各
方
公
議
私
論
都
同
意
一
個
共
同
之
做
法
：

﹁
齊
齊
唔
睬
佢
。
﹂
來
個
絕
不
理
會
，
有
本
事

你
就
向
世
界
各
地
專
利
版
稅
機
構
落
本
註
冊
，

到
人
家
各
地
方
都
正
式
承
認
你
有
此
專
利
權
後

才
作
抗
辯
打
算
，
卒
之
各
地
﹁
睬
你
都
傻
﹂，

此
事
才
丟
淡
不
了
了
之
。

最
近
這
二
○
一
一
年
六
月
中
，
又
有
人
舊
調

重
彈
，
由
山
東
省
濟
南
魯
菜
幫
發
起
在
台
灣
成

名
流
行
全
台
灣
東
南
亞
之
拌
飯
小
食
﹁
滷
肉

飯
﹂，
起
源
於
他
們
山
東
魯
肉
之
﹁
魯
肉
﹂，

﹁
魯
﹂
和
﹁
滷
﹂
是
共
通
同
音
，
因
此
台
灣
滷

肉
飯
是
侵
權
，
應
該
正
名
為
﹁
魯
肉
飯
﹂
並
向

全
球
飲
食
界
公
開
更
名
運
動
云
云
。
言
下
之

意
，
他
們
也
可
能
想
收
回
一
點
專
利
權
益
了
。

台
灣
飲
食
業
作
出
還
擊
說
，
滷
肉
是
﹁
滷
水
﹂

之
滷
，
並
非
山
東
齊
魯
之
地
的
魯
，
他
們
之
滷

肉
是
鮮
肉
切
碎
，
酒
醬
醃
製
出
肉
醬
，
澆
在
飯

面
而
稱
為
﹁
滷
肉
飯
﹂
的
，
而
山
東
幫
提
出

﹁
滷
肉
﹂
原
身
是
﹁
魯
肉
﹂
之
佐
證
的
濟
南
魯

肉
有
一
塊
塊
之
醬
滷
蹄
膀
，
滷
豬
頭
肉
、
豬
鼻

嘴
、
豬
耳
朵
等
等
，
把
這
些
綜
合
滷
肉
統
稱
為

﹁
魯
肉
﹂，
和
他
們
台
灣
幫
之
肉
碎
醬
油
撈
飯
之

﹁
滷
肉
飯
﹂
是
風
馬
牛
不
同
類
之
事
，
切
不
可

混
淆
而
奪
人
名
譽
也
。

看
來
此
山
東
幫
之
﹁
魯
肉
﹂
有
點
似
什
麼
食

材
也
以
醬
油
糖
酒
醃
滷
而
成
一
派
的
南
京
板
鴨

系
。
南
京
人
把
鴨
子
醬
滷
成
行
成
市
，
這
類
滷

水
店
隨
街
都
是
，
其
實
他
們
才
是
﹁
魯
肉
幫
﹂

之
分
支
。
影
星
郭
富
城
之
名
模
女
友
熊
黛
林
，

長
得
修
長
窈
窕
、
美
麗
動
人
，
她
是
南
京
長
大

之
小
姐
，
也
許
自
小
吃
得
這
些
重
口
之
板
鴨
滷

肉
多
了
，
身
上
沒
有
多
餘
贅
肉
，
有
此
佳
效
，

今
日
此
論
一
出
，
可
能
不
少
女
孩
子
湧
去
南
京

濟
南
大
買
板
鴨
滷
肉
了
，
哈
哈
。

每
年
七
月
一
日
，
行
政
長
官
公
布

授
勳
名
單
，
俗
稱
﹁
派
餅
仔
﹂。
從
授

勳
人
士
的
背
景
及
所
作
哪
方
面
貢

獻
，
無
疑
可
看
到
行
政
長
官
的
愛
好

取
捨
。
是
否
實
至
名
歸
，
社
會
反
應
當
然

不
一
。
然
而
，
當
局
必
然
有
其
表
彰
理

由
。
今
年
獲
大
紫
荊
勳
章
者
比
去
年
少
，

或
許
行
政
長
官
及
評
審
委
員
們
提
高
了
標

準
尺
度
吧
。

自
八
十
年
代
中
英
會
議
過
渡
時
期
，
以

至
回
歸
十
四
年
以
來
，
本
身
是
專
業
人
士

的
梁
振
英
，
在
當
年
仍
是
年
輕
人
，
便
積

極
參
與
香
港
政
治
和
社
會
事
務
了
。
最
難

得
的
是
，
他
有
機
會
獲
中
央
垂
青
，
給
予

鍛
煉
機
會
，
他
獲
委
為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及
多
個
公
職
，
現
時
是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哩
。
他
同
時
獲
香
港
首
屆
特
區
行

政
長
官
器
重
，
委
為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

接
㠥
是
第
二
屆
、
第
三
屆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至
今
。
用
﹁
長
期
參
與
公
共
服
務
、
表

現
卓
越
﹂，
致
力
推
動
﹁
一
國
兩
制
﹂
的
落

實
，
建
樹
良
多
的
授
勳
評
語
，
相
信
必
獲

廣
大
市
民
所
認
同
。

從
以
往
十
多
年
來
的
大
紫
荊
勳
章
獲
得

者
之
年
齡
看
來
，
或
許
因
服
務
社
會
建
功

績
需
要
歲
月
時
間
，
記
憶
中
勳
賢
的
年
齡

多
為
古
稀
，
至
少
是
花
甲
以
上
。
才
過
半

個
世
紀
的
梁
振
英
便
已
加
入
了
﹁
大
紫
荊

勳
賢
﹂
之
家
了
，
未
來
的
仕
途
正
是
一
片

光
明
，
將
會
站
在
新
的
起
點
上
，
前
途
無

限
。
成
就
梁
振
英
今
日
的
光
輝
，
其
實
正

是
體
現
香
港
這
個
公
平
社
會
的
典
範
。

梁
振
英
出
身
警
察
之
家
，
童
年
生
活
正

處
於
香
港
經
濟
未
起
飛
之
年
代
。
好
學
勤

奮
的
他
，
為
了
﹁
知
識
可
以
改
變
命
運
﹂

而
努
力
學
習
。
他
課
餘
還
要
幫
媽
媽
穿
膠

花
等
手
作
助
家
計
。
相
信
他
的
人
生
里
程

和
艱
苦
奮
鬥
的
經
歷
，
有
助
於
他
熟
悉
了

解
民
困
、
民
情
，
有
助
他
在
行
政
會
議
獻

計
﹁
以
民
為
本
﹂
制
定
政
策
。
事
實
上
在

過
去
一
大
段
時
間
，
梁
振
英
走
進
群
眾
，

特
別
是
走
進
青
年
學
生
中
，
聆
聽
他
們
的

需
要
、
他
們
的
訴
求
。
認
識
梁
振
英
已
數

十
年
，
喜
見
他
事
業
有
成
、
家
庭
幸
福
，

政
治
智
慧
愈
來
愈
成
熟
，
愈
有
勁
承
擔
社

會
責
任
。

六
月
十
九
日
晚
在
香
港
公
園
樂
茶

軒
舉
行
的
﹁
翻
譯
香
港
﹂
詩
會
中
，

出
席
讀
詩
的
詩
人
有
也
斯
、
蔡
炎

培
、
崑
南
、
飲
江
、
吳
美
筠
、
陳
麗

娟
、
樊
善
標
、
鄭
政
恆
等
幾
位
，
他
們
各

自
以
中
文
讀
出
作
品
，
另
由
主
辦
者
嶺
南

大
學
人
文
學
科
研
究
中
心
安
排
不
同
的
人

再
讀
出
該
詩
的
英
譯
，
在
場
聽
眾
除
了
詩

人
和
他
們
的
朋
友
，
也
有
不
少
外
籍
學

者
、
翻
譯
家
和
教
師
等
。
詩
會
開
始
時
，

大
會
先
請
音
樂
學
者
余
少
華
拉
奏
二
胡
音

樂
，
到
詩
人
們
讀
詩
全
部
完
畢
後
，
在
詩

會
結
束
前
他
再
演
奏
一
曲
。

我
自
己
選
讀
的
是
︿
舊
布
新
衣
﹀，
收
錄

在
二
○
○
四
年
出
版
的
詩
集
︽
低
保
真
︾

一
書
中
，
該
詩
連
同
︿
舊
書
遺
字
﹀
和

︿
你
也
是
沙
漠
﹀
二
首
，
一
同
由
曾
任
教
於

浸
會
大
學
的
翻
譯
家
黎
翠
珍
教
授
譯
出
，

二
○
○
四
年
發
表
在Fairleigh

D
ickinson

U
niversity

出
版
的T

he
L
iterary

review

，

該
期
有
香
港
文
學
評
論
和
英
譯
的
專
輯
，

是
以
也
包
括
了
我
的
詩
。

︿
舊
布
新
衣
﹀
和
︿
舊
書
遺
字
﹀
都
是

向
老
一
輩
的
南
來
者
致
意
，
詩
中
頗
多
舊

文
化
指
涉
，
承
黎
翠
珍
教
授
精
確
譯
出
，

豐
富
了
詩
意
，
在
詩
會
讀
詩
前
，
我
也
特

別
提
出
該
詩
是
由
黎
翠
珍
教
授
所
譯
並
向

她
致
意
。
此
外
，
記
得
在
二
○
○
五
年
十

月
，
嶺
南
大
學
英
文
系
講
座
教
授
歐
陽
禎

讀
到
這
詩
的
英
譯
，
自
行
譯
出
另
一
版

本
，
在
嶺
大
的
文
學
課
中
與
學
生
討
論
文

學
翻
譯
課
題
。
我
當
時
任
職
嶺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導
師
，
特
地
到
他
課
上
旁
聽
，
自
然

獲
益
良
多
。

詩
歌
翻
譯
涉
及
對
詩
的
理
解
，
對
譯
者

的
文
學
修
養
和
語
言
敏
感
度
要
求
較
高
，

也
超
出
了
一
般
翻
譯
的
﹁
信
達
雅
﹂
的
標

準
，
當
中
牽
涉
的
問
題
很
值
得
細
味
，
只

可
惜
生
命
緊
迫
無
常
，
生
活
空
間
不
容
理

想
和
想
像
，
像
詩
歌
以
至
詩
歌
翻
譯
的
討

論
，
個
人
勉
力
思
考
了
一
會
，
只
像
在
地

鐵
車
廂
裡
發
呆
了
一
會
，
實
在
不
容
細

想
，
只
能
慢
慢
讓
它
遠
去
。

詩歌翻譯的思考

第
一
次
近
距
離
接
觸
安
藤
忠
雄
和
他
的
作

品
是
二
○
○
五
年
底
在
上
海
美
術
館
舉
辦
的

﹁
安
藤
忠
雄
建
築
展—

—

環
境
與
建
築
﹂，
那

次
可
說
是
適
逢
其
會
的
偶
遇
。
上
海
公
幹
期

間
，
偷
得
浮
生
半
日
閒
，
閒
逛
美
術
館
才
偶
遇
難

得
的
展
覽
。

展
覽
共
有
二
十
件
作
品
，
其
中
代
表
作
有
皮
諾

基
金
會
美
術
館
、
蘭
根
基
金
會
／
霍
姆
布
洛
伊
美

術
館
、
世
界
貿
易
中
心
重
建
、
同
潤
會
青
山
公
寓

改
建
、
沃
斯
堡
現
代
美
術
館
、
貝
尼
思
之
家
、
六

甲
的
集
合
住
宅
Ⅰ
Ⅱ
Ⅲ
Ⅳ
以
及
地
中
美
術
館
。
為

呼
應
主
題
，
挑
選
的
作
品
大
都
是
和
環
境
發
生
密

切
關
係
的
美
術
館
、
集
合
住
宅
等
，
而
安
藤
忠
雄

建
築
作
品
中
佔
有
重
要
位
置
的
教
堂
設
計
卻
與
觀

者
緣
慳
一
面
了
。

看
過
展
覽
，
意
猶
未
盡
，
心
中
即
時
興
起
了
親

眼
觀
賞
、
親
身
感
受
安
藤
忠
雄
作
品
的
宏
願
，

﹁
尋
找
安
藤
忠
雄
﹂
便
成
為
﹁
春
櫻
﹂、
﹁
秋
楓
﹂

外
的
日
本
遊
主
題
。

二
○
○
六
年
開
展
的
第
一
個
﹁
尋
找
安
藤
忠
雄
﹂

專
題
旅
遊
，
目
標
物
是
位
於
日
本
四
國
香
川
縣
直

島
的
貝
尼
思
之
家
︵B

enesse
H
ouse

︶
及
地
中
美

術
館
︵C

hichu
A
rtM

useum

︶。

安
藤
忠
雄
把
位
於
瀨
戶
內
海
中
的
直
島
設
計
建

構
成
一
個
藝
術
小
島
，
島
上
除
了
擁
有
自
然
風

光
，
還
有
兩
座
美
術
館—

—

貝
尼
斯
之
家
及
地
中

美
術
館
。
令
人
感
動
的
是
直
島
的
美
術
館
，
不
是

僅
在
室
內
展
出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
而
是
一
個
充
滿

戶
外
裝
置
的A

rt
Site

。
安
藤
認
為
藝
術
不
該
為
美

術
館
所
限
制
，
展
示
空
間
不
應
局
限
於
建
築
物
內

部
，
美
術
館
周
圍
的
寬
闊
地
帶
遂
成
為
藝
術
家
展

示
作
品
的
舞
台
。

貝
尼
思
之
家
不
僅
是
美
術
館
，
更
是
一
間
豪
華

旅
店
，
住
宿
一
宵
，
既
可
觀
賞
日
落
，
更
可
在
夜

深
靜
臥
島
上
草
地
，
細
數
星
星
！

藝術小島數星星

從頤和園散步出來走在同慶街上，看見街的那
一端，有個黑瘦的男人在賣水。他怯怯地蹲

在路邊，面前只有十幾瓶水。他不吆喝，只是不時
晃㠥手中的一瓶水，一看就是個新手，還沒學會資
深小販的坦蕩與潑辣。人們匆忙地從他面前走過，
帶㠥微微的不屑。
我邊趕路邊想，若不是被生活所迫，一個大男人

家大概很難敢沿街叫賣。他面前的那些水批發價總
共也不會超過10塊錢，這樣的小本生意，能讓他在
北京活下來嗎？
頤和園內外從來都聚集㠥眾多的賣水小販。他們

三步一個五步一崗，扯開嗓門向路人推銷。即使從
超市進貨每瓶水也不會超過1元錢，在頤和園外卻
賣到1.5元，園裡賣到2~3元錢，勤快的小販每天的
收入至少也有幾十元。
頤和園內外都是流動小販的天堂。走上寬闊富麗

的同慶街，就見街邊一溜排開的三輪車，見到小販
們忙碌的身影。從炸臭豆腐到煎餅雞，從台灣烤腸
到新疆切糕，從炒栗子到菠蘿、草莓、甘蔗、椰
子、大棗等四季水果應有盡有，遊人高峰時每個攤
位都不閒㠥。
看那位面色黝黑的中年漢子，一雙粗糙的大手靈

巧地在平鍋上忙活㠥，甩麵，打雞汗，放生菜，眨
眼工夫一個熱乎乎的雞蛋灌餅就出籠了；看那位頭
髮花白、衣衫破舊的老婦人，埋頭在翻滾的油鍋
上，小心照料㠥小小的豆泡，等它們變得色澤焦黃
立即起鍋，澆上紅紅的辣椒和綠綠的香菜，一小碗
香香的炸臭豆腐就到了路人手上。這些土生土長的
北京小吃，誘惑㠥從頤和園出來飢腸轆轆的遊人。
有的小販買張年票，天天就在萬壽山下、昆明湖邊
蹲守。頤和園內有衛生管制，駐園小販就賣熟玉
米、冰棍、工藝品。他們中很多人就住頤和園邊
上，靠園吃園。

除旅遊點之外，北京小販更活躍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在胡同深處的家裡呆㠥，就能聽賣臭豆腐、賣
大米、賣青菜甚至磨剪子磨刀的那一聲聲吆喝。北
京小販的背景是綿長彎曲的胡同。前門沒拆時，賣
白煮羊頭肉的天天在胡同口準時出現，那是賣了幾
輩子的小吃。大茶水、糖葫蘆以及羊頭肉是北京小
販的經典之作。如今的北京小販來自五湖四海，小
吃故鄉情已淡，更多的，是生存的辛辣。
記得幾年前，我家小區門口常見城管開㠥汽車到

處驅趕小販，來不及跑的小販，幹活兒的傢伙就可
能被沒收。有個賣麻辣燙的中年婦女，鍋被端了，
哭得淒淒慘慘，央告㠥要討回自己的鍋。那時候的
北京小販如驚弓之鳥，一有風吹草動推起車撒腿就
跑，有時錢都來不及要。自北京對小攤販網開一面
之後，只要小販在規定的時間地點經營，便視同合
法。中關村交通繁忙的車站還特意在路邊劃出流動
攤商經營區域，地上用白漆刷上「小販」兩個大
字。
我家小區邊城鐵站外以前晚上漆黑一片，現在每

晚地攤連㠥地攤。一出城鐵，就聞到燒餅夾肉的香
氣，接㠥便出現賣大麻花的、賣旅遊鞋，價格都僅
是市價一半。賣鮮花、飾品的攤位前，圍滿了剛下
地鐵的年輕人，這些關係精神生活的小商品，永遠
不會無人問津。一盞盞掛在攤位前的自備燈，讓地
鐵前面的小街燈火輝煌。除了地鐵乘客，逛地攤的
還有很多周邊居民，自發夜市成了消遣的好去處。
歷史悠久的自發夜市是五道口，受周邊大學區影
響，那兒的小販進貨品位不俗。
北京的街頭小販養活了多少人？雖無人統計，但

肯定是個不小的數字。每一把零錢背後，都可能有
個靠這個攤位吃飯的家庭。就業難之下，沿街叫賣
比開網店更容易，有人甚至白天上班晚上練攤補貼
家用。街頭販賣不需要太高的技能，不需要太大的

本錢，所需要的就是不怕拋頭露面，經得住北京街
頭的風塵，人們愛說的一句話是：北京餓不死人！
指的就是人人都能幹的街邊生意。大商場把批來的
衣服加價幾倍乃至十幾倍，小販只要加幾元就賣，
低利潤就是核心競爭力！
不知從何時起，小販成了北京人生活中一道不可

或缺的風景，無論是炎炎烈日還是淒風苦雨，如果
上街看不見小販，生活就少了色彩。為了爭當先進
社區，我住的小區驅逐了賣盜版書的，賣布頭的，
可卻保留下來烤羊肉串、煮花生米的小販，默許他
們天黑之後開張。晚上溜彎，常見小區內沿牆而擺
的幾個小凳，幾個老爺們圍㠥小凳就㠥花生喝啤
酒，侃大山，孩子們高高興興去買羊肉串。
20多年前北京人領略市場經濟，就是從去早市擺

攤開始的。上海早在前幾年就開寬了路邊攤的限
制。有位攤販說，我們既不要求低保，也不要求提
供崗位，就是要求自食其力！上海大學法學專家認
為，市容重要，但與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相比，就只
能排第二位了。早在幾年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
院專家就說過，在公民的所有權利中，生存權是最
重要的，比城市「一塵不染」重要得多。
很多發達國家的城市都對小販採取了寬容態度。
在美國舊金山，小販甚至被視為城市活力的象

徵。近期，舊金山市議會通過了簡化流動攤販管理
的一項法案，讓小販能更容易地得到合法執照。活
躍的小販，讓舊金山能更突出其充滿美食魅力及發
展的特點。在這項小販管理新政中，舊金山開放了
很多過去不允許小販經營的街區。那個城市的行業
管理者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進餐飲店消費，也
不是所有人都能開得起餐館。
紐約對小販管理比較嚴格，目前街頭有1萬名左

右的街頭小販。上年底，美國街頭小販組織還發起
一項活動，呼籲紐約市降低對小販的罰款。2005
年，紐約市交通局曾向政府遞交了一項「人行道攤
位修正法案」，想把原有的允許攤主出牆3英尺擺設
攤位的規定，改為每年評估後取締一些被認為影響
交通的攤位，但這個修正案被紐約市長否定了。市

政府的解釋是，紐約市應更有效地利用城市資源以
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而人行道攤位修正案，如果實
行卻要浪費紐約市的有價值資源。如此，市長就保
全了紐約市內超過2000家水果、蔬菜等沿街攤點，
這些攤點的背後是2000多個普通美國家庭的生計。
按照法國政府規定，任何一個在法國有居住權的

居民，都可以申請日用流動銷售執照，並能在全法
國任何集市進行銷售活動，無須交納營業稅。法國
不少城市都分佈㠥眾多有專人管理，但無固定攤位
的集市。在那兒小販們可以自由出入，自主經營。
韓國對路邊攤的管理，採取絕對禁止區域、相對禁
止區域、誘導區域的分區管理。如果在誘導區域中
擺攤，政府只以營業時間及經營範圍做些限制。在
泰國曼谷，哪裡有人群哪裡就有小攤。從繁華的商
業街到偏僻的居民區，到處都有流動販商。全曼谷
有約2.5萬個流動小販，很多小販的攤位就是地下鋪
張布。曼谷政府認為，那些困難百姓的生存權，比
市容更重要，不讓他們擺攤，可能很多人就會去偷
去搶，影響社會安定。
有時冬夜很晚歸來，見賣煎餅的小販還在路燈下

堅守，在刺骨寒風中守那一爐小小的火，等候㠥那
一天的最後幾元錢。我默默走過，心存一份敬意。

平遙古城遊記

食之戰爭

黃仲鳴

客聚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太
平
軍
發
難
，
廣
東
富
人
紛
逃

來
港
。
開
埠
不
久
的
香
港
，
經
濟
直
接
受
惠
。
而
香

港
至
少
也
有
兩
人
跟
﹁
太
平
天
國
﹂
有
關
。

首
先
是
一
八
四
八
年
來
港
履
新
的
第
三
任
港
督
文

咸
爵
士
︵Sir

G
eorge

B
onham

︶。
他
的
官
銜
不
少
，
既
是

港
督
，
也
是
駐
華
商
務
總
監
，
負
責
捍
衛
英
商
在
華
的
利

益
。
一
八
五
三
年
三
月
，
太
平
軍
定
都
南
京
，
當
時
西
方

列
強
對
﹁
太
平
天
國
﹂
究
竟
甚
麼
葫
蘆
賣
甚
麼
藥
，
知
道

得
很
少
，
又
不
想
押
錯
邊
，
因
此
都
傾
向
中
立
。
當
太
平

軍
定
都
南
京
之
際
，
上
海
對
開
停
泊
了
三
艘
來
自
英
、

法
、
美
的
軍
艦
，
而
文
咸
剛
好
在
英
艦
﹁
神
使
號
﹂
上
。

上
海
對
鄰
近
的
南
京
陷
落
在
﹁
長
毛
﹂
手
中
，
大
感
恐

慌
，
而
單
是
英
商
在
上
海
的
貿
易
和
投
資
房
產
等
，
已
值

二
千
多
萬
鎊
。
文
咸
認
為
，
英
國
如
介
入
清
朝
與
太
平
軍

之
間
的
紛
爭
，
只
會
把
紛
爭
拖
長
，
對
英
國
利
益
毫
無
好

處
，
因
此
在
四
月
下
令
﹁
神
使
號
﹂
起
錨
駛
向
南
京
，
希

望
親
自
向
太
平
軍
表
達
清
楚
，
英
國
會
保
持
中
立
，
也
想

趁
機
了
解
太
平
軍
對
外
國
人
的
意
圖
。

接
㠥
發
生
的
，
便
是
百
多
年
來
中
外
交
往
常
見
的
問

題
：
中
國
人
︵
包
括
太
平
天
國
︶
都
堅
持
外
國
人
是
化
外

之
夷
，
見
面
安
排
必
須
中
尊
外
卑
；
外
國
人
當
然
相
反
，

堅
持
地
位
對
等
，
平
起
平
坐
。
因
此
，
根
據
史
景
遷
的

︽G
od
,s
C
hinese

Son

︾
書
中
描
述
，
文
咸
要
求
親
見
洪
秀

全
，
或
至
少
與
洪
的
眾
﹁
王
﹂
之
一
會
面
，
以
平
等
地
位

商
談
。
太
平
軍
作
了
口
頭
回
覆
，
﹁
命
令
﹂
英
方
必
須
依

照
﹁
天
國
﹂
的
規
格
說
明
來
意
，
並
於
會
面
時
完
全
遵
守

﹁
天
國
﹂
禮
儀
。
文
咸
當
然
不
從
，
便
借
天
氣
為
藉
口
，
只

肯
在
船
上
與
洪
的
來
使
以
文
字
溝
通
，
重
申
英
國
中
立
和

必
會
捍
衛
上
海
英
資
的
立
場
。

由
始
至
終
，
文
咸
都
沒
踏
足
南
京
，
倒
是
他
的
下
屬
，

與
洪
的
將
領
開
始
了
非
正
式
的
交
往
，
又
搜
集
多
種
天
國

出
版
的
書
籍
。
可
惜
後
來
由
於
洪
一
道
措
詞
詭
異
、
並
暗

示
英
人
是
從
屬
﹁
天
國
﹂
的
文
件
，
令
文
咸
覺
得
荒
謬
，

不
想
再
花
時
間
，
下
令
起
航
回
上
海
。
﹁
天
國
﹂
白
白
錯

失
了
爭
取
盟
友
的
好
機
會
。

文咸爵士與「太平天國」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論功行賞

北京小販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
縣
衙
內
有
真
人
表
演
審
案
情
景
。

︵
作
者
攝
︶

■ 北京小販。 網上圖片


